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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为非洲反殖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阿米尔卡·卡布拉

尔创立了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 并领导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

实现了民族独立。 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端于他在葡萄牙求

学时期， 在直面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的残酷后回归非洲， 投身几内亚比

绍和佛得角去殖民化运动。 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学， 立足于

非洲具体实际， 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探赜殖民主义政治和文化

机制，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开辟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新视

角， 为非洲提供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 卡布拉尔的非

洲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丰富、 特色鲜明， 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在资本

主义世界体系下 “边缘国家” 的空白， 对全人类解放与进步事业都产

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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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９ 年几内亚比绍沦为葡属殖民地， 从此陷入黑暗时期。 殖民当局在几内

亚比绍实行种族歧视与同化政策， 对当地部落酋长实行间接统治， 并强迫占人口

绝大多数的黑人服劳役。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当地知识分子联手佛得角激进分子进

行反抗， 组织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解放运动， 成立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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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马克思主义研究及代表人著作译介” （批准号：
２２＆ＺＤ０１９）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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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ＰＡＩＧＣ， 简称 “几佛独立党”）， 总书记为阿米尔卡·卡布拉尔 （Ａｍｉｌｃａｒ
Ｃａｂｒａｌ）。 为动员非洲各民族参与斗争， 卡布拉尔全面剖析几内亚比绍的社会状

况， 形成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 领导几内亚比绍实现民族解放。

非洲民族意识觉醒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选择

１９２４ 年 ９ 月 １２ 日， 卡布拉尔出生于几内亚比绍巴法塔地区， 父母都是佛得

角人。 卡布拉尔的父亲朱维纳尔·卡布拉尔 （Ｊｕｖｅｎａｌ Ｃａｂｒａｌ） 是一位颇有才华的

诗人、 辩论家， 曾在几内亚比绍许多地区工作过， 对几内亚比绍社会和经济状况

有着深刻认识， 他引导卡布拉尔产生了民族主义意识、 对诗歌的热爱和对农业的

兴趣。 而从母亲多娜·伊瓦 （Ｉｖａ Ｅｖｏｒａ） 艰难的生活经历中， 卡布拉尔获得了坚

强的意志力。 由于干旱和饥荒， 几内亚比绍与佛得角人民的生活一直处于不稳定

状态， 而葡萄牙殖民者的到来使当地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早年的贫困经历

使卡布拉尔意识到， 几内亚比绍与佛得角的贫穷与落后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也是

政治问题， 是由殖民统治造成的。 这是他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原因之一。

（一） 政治意识的成熟： 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吸收

１９４５ 年秋， ２１ 岁的卡布拉尔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农学院攻读为期 ５ 年的课程。
学习期间， 卡布拉尔接受了专业培训， 为后来回国开展农业普查打下了坚实基

础。 闲暇之余， 卡布拉尔活跃在非洲之家 （ Ｃａｓａ ｄｅ Ａｆｒｉｃａ）、 非洲研究中心

（ＣＡＳ） 等各类政治社团活动中。 葡萄牙的求学生活加深了卡布拉尔对殖民社会

的认识， 而通过参与政治活动， 卡布拉尔的政治意识逐渐走向成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受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影响， 反萨拉查 （Ｓａｌａｚａｒ）

独裁统治的人们于 １９４５ 年 １０ 月成立民主团结运动 （ＭＵＤ）。 马里奥·苏亚雷斯

（Ｍａｒｉｏ Ｓｏａｒｅｓ） 等人创建了民主团结运动青年派 （ＭＵＤ － Ｊｕｖｅｎｉｌ）， 主要负责开

展青年学生的政治活动。 在青年派的影响下， 一些非洲青年学生加入葡萄牙共产

党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简称 “萄共”）， 安哥拉第一任总统阿戈斯蒂尼奥·
内托 （Ａｇｏｓｔｉｎｈｏ Ｎｅｔｏ） 和几内亚比绍政府的重要成员瓦斯科·卡布拉尔 （Ｖａｓｃｏ
Ｃａｂｒａｌ） 都是葡共成员。 在葡共的帮助下， 阿米尔卡·卡布拉尔等人接触到马克

思主义相关著作。 但至 ５０ 年代末期， 中苏关系恶化， 葡共提出 “正统的” 斯大

林主义观点， 拒绝翻译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相关著作， 也拒绝吸收中国革命经验

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 卡布拉尔曾谈到， 在 １９６０ 年访问中

国之前， 他从未读过毛泽东的相关著作。 在当时的斯大林主义作品中， 几乎没有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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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东西能够激发卡布拉尔的灵感， 只为其介绍了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

会发展模式———社会主义。 此外， 在非殖民化问题上， 受制于当时萨拉查政府的

庞大势力， 葡萄牙反对派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几乎没有发言权。 需要指出的是，
与法国共产党一样， 葡共并没有质疑葡萄牙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 根据葡共的观

点， 殖民地国家也应像苏联一样组成社会主义国家联盟， 其最终目的是走向社会

主义， 而不是实现殖民地独立。 卡布拉尔在葡萄牙接触并了解到欧洲对苏联马克

思主义的批评， 他认为这些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并提出要发展适合

非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同时把更多注意力转向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本身。

（二） 身份意识的转变： 非洲民族意识觉醒

葡萄牙的求学经历使卡布拉尔意识到自己是非洲人， 非洲是自己的家乡。 在

某种程度上， 这种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与在法国和英国的非洲留学生情况类似。
马里奥·平托·德·安德拉德 （Ｍａｒｉｏ Ｐｉｎｔｏ ｄｅ Ａｎｄｒａｄｅ） 后来写道： “ （再非洲

化） 是意识异化的第一次表现……有必要否定那些被殖民、 被同化的人……我们

觉得有必要净化自己， 净化我们的大脑， 以便把我们从殖民教育强加的文化同化

中解放出来。”① 在任何地方， 这种 “非洲身份” 的自我认同都是一种文化声明。
在佛得角、 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受克拉里达德运动 （Ｃｌａｒｉｄａｄ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② 的影

响， 文化复兴已经开始。 在里斯本， 部分学生通过 《非洲存在》 （Ｐｒéｓｅｎｃｅ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
杂志了解由法国黑人知识分子发起的 “黑人性运动” （Ｎｅｇｒｉｔｕｄｅ）， 他们认为黑人的非

洲遗产是对抗殖民统治和文化霸权最好的工具。
１９４５—１９５１ 年是卡布拉尔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时期。 １９４５ 年， 非洲著名政

治家、 被誉为塞内加尔国父的利奥波德·桑戈尔 （Ｌｅｏｐｏｌｄ Ｓｅｎｇｈｏｒ） 发表 《影之

歌》， 揭露了法国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实质。 受其影响， １９４９ 年卡布拉尔创作了

一首诗歌 《罗莎》。 在这首诗中， 卡布拉尔宣称自己是 “新非洲人”， 标志着其

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确定。 正如萨特在 《黑色孤儿》 中阐述的那样， “由于异化

是同化的结果， 因此被殖民者进行文化身份认同的第一步是对殖民主义文化大规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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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ｉｏ Ｐｉｎｔｏ ｄｅ Ａｎｄｒａｄｅ，Ａｍｉｌｃａｒ Ｃａｂｒａｌ Ｒｅ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ｚａçãｏ Ｄｏｓ 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ｓ，Ｂｉｓｓａｕ：Ｎô Ｐｉｎｔｃｈａ，１９７６，
ｐｐ. ８ － ９.
克拉里达德运动， １９３６—１９６６ 年发生在佛得角的文化复兴运动。 克拉里达德最初是一本
文学杂志， 于 １９３６ 年由曼努埃尔·洛佩斯 （Ｍａｎｕｅｌ Ｌｏｐｅｓ） 和巴尔塔萨·洛佩斯·达席
尔瓦 （Ｂａｌｔａｓａｒ Ｌｏｐｅｓ ｄａ Ｓｉｌｖａ） 在佛得角圣维森特岛的明德洛市出版。 为摆脱欧洲中心主
义的影响， 寻求身份认同， 作家们围绕干旱、 饥荒、 移民等创作了一系列诗歌作品在该
杂志上发表， 以反映葡萄牙殖民统治下人民的贫困生活。 克拉里达德运动中涌现的文学
作品涵盖了佛得角文学、 黑人文化和民族认同， 是佛得角社会文化和政治解放运动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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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排斥。”① 卡布拉尔后来也提出类似观点， 强调必须摧毁殖民文化， 并寻求非

洲知识分子的支持。 作为 “文化同化的异化者”， 卡布拉尔利用殖民主义者贬低

非洲文明时所使用的话语， 挑战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础。 １９４９ 年起，
卡布拉尔在里斯本推动实施 “再非洲化” （Ｒｅ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计划。 他认为，
“获取有关非洲的知识是未来采取任何政治行动的关键。”② １９５１ 年， 卡布拉尔

和同事们建立了非洲教育中心 （ＣＥＡ）。 在这里， 卡布拉尔讨论了非洲农业、 人

文、 自然地理、 语言与非洲精神， 萌生了 “抵制同化政策最终需要借助政治手

段” 的想法， 决心回到非洲开展民族解放运动。

（三） 落地非洲革命实践： 投身去殖民化运动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 社会主义实践走向多国， 在社会主义阵营逐步扩大的

利好局势下， 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卡布拉尔以优异成绩

从里斯本农学院毕业。 回到家乡后， 他在离几内亚比绍首都比绍不远的几内亚省

农业和林业服务部担任二级农学家， 并对几内亚比绍的农业生产展开考察， 这次

考察使他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深入了解。 在农业考察期间， 卡布拉尔与几

内亚比绍及佛得角的公务员、 企业家、 城市工人和农民进行了政治接触。 起初，
许多人完全拒绝去殖民化的观点， 但在卡布拉尔通俗易懂的讲解劝说下逐渐被说

服， 斗争与反抗思想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 为进一步提高几内亚比绍人民的反殖

意识， １９５４ 年卡布拉尔成立了一个体育、 娱乐和文化俱乐部， 成员们可以围绕

非洲历史、 文化和斗争以及葡萄牙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开展各种讨论。 但到后

期， 俱乐部被葡萄牙秘密警察暗中渗透， 活动屡遭破坏。 １９５５ 年卡布拉尔被葡

萄牙殖民政府永久驱逐出境， 他也因此看清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邪恶本质， “和
平过渡” 的想法开始动摇。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卡布拉尔与其胞弟路易斯·卡布拉尔 （Ｌｕｉｓ Ｃａｂｒａｌ） 等 ６ 人创

建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 他本人任党中央总书记。 成立初期， 几佛独

立党的党员寥寥无几， 主要活动也多集中于几内亚比绍城市地区。 相对于非洲其

他地区激进的反殖民斗争， 早期的几佛独立党一直主张以和平手段取得独立。 然

而， 这一主张在皮德吉吉蒂大屠杀后发生了变化。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 比绍市皮德吉

吉蒂港工人因工资问题开展罢工运动， 遭到葡萄牙秘密警察的野蛮镇压， ５０ 多

人被杀害， １００ 余人被打伤。 面对血淋淋的现实教训， 同年 ９ 月卡布拉尔与几佛

·９６·

①
②

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Ｓａｒｔｒｅ，Ｏｒｐｈｅｅ Ｎｏｉ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ｃｅ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１９４９，ｐｐ. ９ － １４.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Ｃｈａｂａｌ，Ａｍｉｌｃａｒ Ｃａｂ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Ｗａｒ，Ｔｒｅｎｔｏ：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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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党的骨干成员在比绍举行秘密会议， 一致认为非暴力运动并不会给这个地区

带来任何改变， 只有武装斗争才是实现独立的唯一希望。 在这次会议上， 几佛独

立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转移至农村， 为抵抗活动积蓄力量。 通过近 １０ 年的

武装斗争， 几内亚比绍绝大部分地区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 成为解放区。
随着革命斗争深入发展， 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深化。 首先，

马克思主义为卡布拉尔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使得他能够全面彻底地分析几内亚比

绍的社会经济结构。 其次， 作为一名农学家， 农业学习特别是农业普查的相关经

历使卡布拉尔更加注重社会现实和实践经验。 最后， 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罪恶本质

的认知， 使卡布拉尔坚定了通过暴力手段获得革命胜利的信念。 至 １９５９ 年， 卡

布拉尔已经清楚地知晓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国家独立， 而革命斗争也必须

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 卡布拉尔为这场民族解放运动所作出的数年的理论与实践

准备， 使得几内亚比绍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少数几个由 “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
发起的革命之一， 在不到 １０ 年时间里解放了几内亚比绍近 ３ ／ ４ 的农村地区。

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

非洲革命的具体实践使卡布拉尔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 １９ 世纪欧洲

产生的理论， 并不能原封不动地转变为非洲革命的指导思想。 他曾在 《理论武

器》 中强调： “无论我们的敌人有多么相同， 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都是不可出口

的商品， ……它们是由每个民族的历史现实决定的， 并通过克服或正确解决现实

问题中的各种内部矛盾而取得成功。”① 卡布拉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在反对欧

洲中心主义思想和发展黑人文化复兴运动的实践中逐渐成形的， 其下沉至非洲历

史与社会的具体现实， 是全面的、 科学的、 具有牢固群众基础的非洲马克思

主义。

（一） 以社会历史观驳斥 “非洲无历史论”

长期以来， 非洲历史研究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种族优越主义的气息。
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 非洲并没有历史， 他们将黑格尔的 “非洲无历史论” 奉

为圭臬， 给非洲贴上野蛮、 落后、 未开化的标签。 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

以及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 以杜波依斯 （Ｗ. Ｅ. Ｂ. Ｄｕ Ｂｏｉｓ） 为首的一批

非裔哲学家、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呼吁采纳一种 “植根于非洲文化传统的非洲中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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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识 ” （Ａｆｒｉｃａ －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①， 驳斥 “非洲无历史论” 的荒谬观

点， 重申非洲历史和黑人文化发展的独立地位。
在非洲中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为与欧洲殖民主义的文化统治和经济剥削抗

衡， 卡布拉尔坚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 而是方法” 的观点， 对几内亚

比绍社会进行了全面的阶级分析。 他认为非洲历史是由非洲人民创造的集体记

忆， 是非洲人民政治、 经济和文化冲突的综合。 在阶级斗争之前， 人类社会所特

有的生产力水平和所有制形式保障了非洲历史以及黑人文化的存在。 而由殖民主

义带来的殖民文化和意识形态， 创造了以种族划分的权力关系， 这些关系阻碍了

非洲历史发展， 压制了非洲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文化创造。 因此， “一个民族的解

放就是恢复这个民族的历史人格。”② 卡布拉尔强调，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 只

有人民重新掌权于历史的生产———民族解放， 才能够确保社会的发展。 在全国性

的农业普查中， 卡布拉尔看到了非洲殖民地阶级状况的不同之处： 在前殖民时

期， 非洲的部分民族 （如巴兰特人） 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随着帝国主

义、 殖民主义的到来， 这些地区、 民族无分层、 无阶级的平衡被打破， 他们相继

离开了自身的历史， 进入由殖民主义书写的历史。 这一时期， 国内的阶级矛盾被

非洲国家与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之间的矛盾取代， 阶级、 阶级斗争以一种非同寻

常的方式出现： 非洲全体人民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压迫对象， 非洲国家

的历史开始演变为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斗争的历史。 对于殖民地而言， 国家内

部所有被压迫阶级都是 “历史的代理人”③， 支配历史的并不是阶级斗争， 而是

殖民宗主国。
在几内亚比绍， 受制于殖民主义统治， 卡布拉尔无法找到一个类似传统马克

思列宁主义中工人阶级革命的样本， 也无法找到类似毛泽东思想中农民阶级革命

的范式。 为此， 卡布拉尔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 以实证研究为依据， 创造了一

套适用于殖民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矛盾特殊性的非洲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
他认为， 必须分析几内亚比绍每个阶级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即 “ （他们） 在多大

程度上以及以何种方式依赖殖民政权”④， 他们对民族解放采取的立场和发挥的

作用， 以及民族独立后他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力。 在几内亚比绍， 最依赖殖

民政权的是那些由传统部落酋长、 白人工人、 城市商人和一些非洲小资产阶级官

·１７·

①

②
③

④

冯定雄、 赵潇斐： 《 “非洲中心主义” 与非洲历史哲学的重塑》，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１２ 页。
Ａｍｉｌｃａｒ Ｃａｂｒａｌ，Ｔｈｅ Ｗｅａｐ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ｐｐ. １８ － １９.
Ａｍｉｌｃａｒ Ｃａｂｒａｌ，“Ｂｒｉｅ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Ｇｕｉｎｅａ，” ｉ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ｎｅａ：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ｅｘｔ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９，ｐ. ５４.
Ａｍｉｌｃａｒ Ｃａｂｒ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ｉｎｅａ：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ｅｘｔｓ，ｐ.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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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组成的上层资产阶级， 对于他们而言， 推翻殖民统治就等于推翻自己。 而对于

那些持万物有灵论思想的农民而言， 殖民主义文化渗透几乎为零， 他们是 “保存

非洲文化传统以抵抗殖民主义的重要力量”①。 当然， 卡布拉尔也指出， 这些农

民虽然创造了大量国家财富， 是强大的社会物质力量， 但其与中国农民的条件不

同， 他们没有反抗的历史， 不容易动员， 因此并不能寻求农民阶级———一个不存

在 “阶级意识” 的群体， 作为革命先锋队伍的领导。 那些非洲本土的小资产阶

级脱胎于资产阶级， 是资产阶级的异化， 本身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阶级： 完全由非

洲土著组成， 却是最西式的非洲人； 是一个懂得如何操纵国家机器并为殖民主义

服务的阶级， 但是从未得到殖民主义者的完全信任； 是殖民主义的产物， 却无法

对殖民文化全盘认同。 因此， 卡布拉尔只能把赌注押在这些小资产阶级身上， 认

为他们可以利用从殖民主义者身上学到的知识和实践技能， 发展民族意识和革命

意识， 并作为非洲人民的政治领袖带领他们逐步恢复自身的历史。 当然， 卡布拉

尔并不认为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是自动形成和发展的， 而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

程。 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阶级特权及其寻求经济利益的个人主义倾向， 都使得革

命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困难重重。 因此， 卡布拉尔指出， 小资产阶级必须依托个人

意志， 在 “回归本源” 的号召下， 在民族解放的实践中完成思想解殖， 成为帝

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并逐步带领人民开展有组织的斗争， 进而实现民族

解放， 恢复非洲历史。
卡布拉尔对于几内亚比绍阶级状况的深入剖析， 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

观的生动写照。 他在深刻了解本国阶级、 民族问题后， 分析了发动小资产阶级中

的革命力量对于民族解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非洲实际的

结合对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乃至整个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

（二） 以生产力决定论剖析非洲经济发展状况

几内亚比绍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 １９ 世纪末与安哥拉、 莫桑比克一同沦为

葡萄牙的殖民地。 但与安哥拉、 莫桑比克不同， 殖民主义到来后， 并没有在几内

亚比绍推行种植园经济， 而是保留了小土地所有制， 强迫农民种植花生、 大米、
棕榈仁和橡胶等出口经济作物。 葡萄牙对几内亚比绍的国民经济实行控制， 目的

是通过殖民主义的贸易网络将其农业经济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他们人为

地设定极低的价格收购农民种植的产品， 同时将进口商品以极高的价格出售给非

洲人民， 长期的统治与剥削给非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１９５３ 年农业普查报告表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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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并没有为几内亚比绍农业生产引入先进技术， 也没有改变

当地落后的经济社会结构， 他们通过强迫农民种植既定的农产品、 出口黑人奴隶

和暴力掠夺来完全控制非洲人民的正常生活。 为了获取更大利润， 殖民当局还向

农民征收各种苛捐杂税。 相关资料显示， 繁重且不合理的税款侵吞了土著家庭

１ ／ ４ 的年收入。① 面对几内亚比绍人民的悲惨境遇， 卡布拉尔意识到经济独立的

重要性。 他将殖民主义统治下非洲社会的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探析了社会生

产实践中人与资本 “拜物教式” 的颠倒关系， 认为非洲大陆殖民与压迫问题的

根源就是社会运行遵照资本逻辑。 在 《理论武器》 一文中， 卡布拉尔进一步指

出： “新殖民主义通过让社会动力觉醒 （本土社会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造成历史进程正在回归正常的错觉， 这种错觉将因本土因素组成的政治权力 （民
族国家） 的存在而强化。”② 在资本主义的逻辑框架下， 生产资料、 劳动力包括

整个社会都是资本发展的客体性存在， 国家作为统治的工具， 是维持殖民资本的

政治手段。 因此， 只有完全消除殖民主义对民族生产力的控制， 才能使非洲大陆

及非洲民族回归自身历史正常发展的进程。
为抵抗葡萄牙的经济殖民， 卡布拉尔创立了独特的经济抵抗策略， 旨在结束

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在他看来， 经济独立的主要目标是 “破坏” 与 “建

设”③， 即在破坏葡萄牙殖民经济体系的同时， 进行本国自身的经济建设。 在敌

占区， 几佛独立党主张通过一切手段破坏殖民当局的生产， 摧毁殖民当局的经

济； 而在解放区， 卡布拉尔则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以国家计划经济、 国有企业、 农

业生产合作社和小型私营企业共同发展为特色的 “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作

为一名农学家， 卡布拉尔清楚地意识到， 像几内亚比绍这样的农业国， 国家前途

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 他强调， 农业是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只有发展好农

业， 才能为工业发展创造条件。 随着对几内亚比绍领土的进一步控制，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几佛独立党第一次党代会———卡萨卡大会在南部解放区召开。 卡布拉尔就重

建解放区经济发布了指导方针。 在农业生产方面， 卡布拉尔主张通过扩大耕地面

积、 改善种植方法等手段增加稻米产量。 此外， 为加强个体生产者之间、 村庄与

村庄之间的交流， 卡布拉尔还提出为香蕉、 菠萝等经济作物建立集体种植区， 并

以此为基础在农村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商品交换方面， 为抵制殖民公司的盘

剥， 解放区成立了 “人民商店”， 作为几内亚比绍贸易流通体系的重要环节。 人

民商店的一切贸易活动都由几佛独立党高层直接领导， 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公平

·３７·

①
②
③

兵军等编译： 《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风暴》，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６２ 年版， 第 １０１ 页。
Ａｍｉｌｃａｒ Ｃａｂｒａｌ，Ｔｈｅ Ｗｅａｐ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ｙ，ｐ. １６.
Ａｍｉｌｃａｒ Ｃａｂｒ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１６，
ｐ.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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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价格重新分配， 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 而剩余产品也通过人民

商店出口， 兑换成进口商品。 至 １９６８ 年， 解放区的人民商店已达 １５ 家。① 人民

商店的创建和发展， 打破了殖民公司作为几内亚比绍唯一商品供应商的局面， 正

常合理的生产与分配制度得以建立，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国民经济获得

发展。
卡布拉尔立足几内亚比绍及非洲实际， 剖析了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对非洲

剥削的实质， 并以此为基础对几内亚比绍未来经济发展作出规划。 在建立 “民主

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的号召下， 解放区经济取得显著发展。 尽管战争时有发生，
几佛独立党还是设法保障人民的生产与分配， 这为之后实现民族独立积累了一定

的物质基础。

（三） 以社会革命论助推非洲文化解放

卡布拉尔在其对殖民主义的分析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而他对非洲文化

的强调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卡布拉尔指出， 殖民主义中断了非洲民族的历史，
这 “有利于其他民族 （殖民主义） 的历史发展”②。 因此， 殖民主义不仅剥夺了

非洲的农产品， 更剥夺了非洲的历史和文化。 卡布拉尔对殖民主义的剖析建立在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 又超越了一般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他将殖民主义界定为实

施文化霸权的复杂范式， 其目的是 “使殖民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统治与被殖民者的

文化个性相协调”③。 殖民者有意改变非洲传统文化， 使之更加适配于殖民主义

经济、 政治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 殖民者试图通过实行文化压迫以摧毁非洲人民

的历史主体性， 并用更狭隘的殖民主义经济、 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取而代之。 他

们摧毁了非洲人民对其文化和历史的创造， 进一步合理化殖民主义及其历史。 殖

民主义所表现出建设性和破坏性、 进步性和倒退性的矛盾， 正如卡布拉尔认识到

的那样， “给世界带来了新的国家， 缩小了世界的规模， 使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新

阶段， ……它带来了偏见、 歧视和罪行， 也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到， 整个人

类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 其发展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④

殖民主义帮助西方文明确立了在现代科学、 世界市场和先进生产力方面的权

威性， 同时也使得部分暂时被压制的非洲文化表现出特殊化倾向， 这一特殊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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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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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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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非洲人民对殖民主义采取的文化抵抗。 卡布拉尔认为， 非洲人民最初的抵抗

是因土著统治阶级的背叛， 被殖民主义粉碎的。 然而， 在非洲人民的努力下， 非

洲文化在风暴中幸存下来， 在部落、 原始森林居民和殖民主义受害者几代人的精

神家园中避难。 由于这种非洲文化深藏发展的潜力， 所以拥有对抗殖民主义的能

力。 卡布拉尔指出， 必须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文化解放运动， 对非洲文化的历史创

造和文化建设能力进行科学化、 合理化的重建， 以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统治、 经

济剥削和文化霸权， 这就是 “文化抵抗” 策略。 文化是民族解放的理论武器，
而民族解放是人民文化有组织的政治表达。 民族解放的成功与否， 在于该斗争是

否拥有一个普遍的、 明确的、 大众的文化价值。 为此， 卡布拉尔进一步强调：
“无论该国的文化水平如何， 解放运动在文化层面必须以流行文化为基础。”① 在

“文化抵抗” 的框架下， 民族解放首先是一场为保存人民文化价值观， 并使各民

族、 各阶层的文化认同在国家内部协调发展的斗争。 而这场斗争的完成， 不能仅

仅只寄托于学术纷争， 必须落地于具体的革命实践。 正如卡布拉尔所言， “回归

本源本身并无任何意义”， 只有将其根植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过程中， 才具

有实际意义。
正如利奥波德·桑戈尔一样， 卡布拉尔坚定地将 “回归本源” 和 “重新非

洲化” 作为这场文化斗争的方法。 但在经历了殖民统治之后， 他指出复兴非洲文

化必须意识到其在 “普遍文明的框架” 中的地位， 即 “为了人类的共同遗产而

征服一小部分人类”。② 卡布拉尔的 “文化抵抗” 策略是对桑戈尔等人提出的

“黑人性运动” 的深化与超越， 是对几内亚比绍历史现实的独特回应。 他将抽象

的精神感召落地于革命的具体实践， 为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种族主义与欧洲中心

主义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 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开创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新视角

几佛独立党是西非第一个号召并准备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的民族主义政党，③

尚处于新生阶段， 没有相关经验借鉴， 也未取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党的自身建设

较为薄弱， 而这种情况在卡萨卡大会后得到改善。
首先， 在指导方针方面， 与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类似， 卡布拉尔强调几

佛独立党坚持四大基本方针： 革命民主、 民主集中制、 集体领导、 批评和自我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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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在这四大方针的指导下， 卡布拉尔提出对中央各部门进行改革并建立地方基

层领导机构， 以适应斗争的新要求。 在解放区， 权力转移到地方基层领导机构，
并设立特别行政委员会， 管理解放区内经济、 行政、 司法、 教育和卫生等相关问

题。① 此外， 为避免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 卡布拉尔强调， 方针的贯彻与实施必

须密切结合几内亚比绍的实际情况及革命实践。 基于此， 战争期间几佛独立党曾

先后多次对解放区内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作出调整。 例如， 为解决农村干

部因自治权过大而出现职权滥用的问题， 几佛独立党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基层领导

机构的控制， 以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
其次， 在政治动员方面， 卡布拉尔反复强调政治动员的重要性。 １９６０ 年初，

许多党的干部在科纳克里经过理想信念和政治培训后， 被送往农村地区开展政治

动员， 为之后发起武装斗争做准备。 此外， 为揭露葡萄牙殖民统治的罪恶行径，
在解放区的红树林中， 卡布拉尔和几佛独立党的干部多次与普通民众举行座谈

会， 以动员和扩大人民解放统一战线。 １９６４ 年 ２ 月， 卡布拉尔提出建立人民革

命武装力量 （ＦＡＲＰ） 并强调： “ （完成民族解放斗争的） 最根本的力量是我们的

人民， 是国家通过他们的儿女作为武装分子、 领导人、 战斗人员、 民兵等来发动

我们的斗争。”② 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游击队、 人民军和民兵。 战争开始后，
人民军与民兵定期在解放区开展训练， 并选拔部分军官前往苏联、 古巴和中国进

行军事培训。 卡布拉尔一直坚持将武装斗争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斗争经历基础上，
认为 “武装斗争不是军国主义的， 军事目标总是次于政治目标”③。 除此之外，
卡布拉尔还积极寻求外部力量帮助， 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１９６６ 年， 在非洲

解放支持委员会 （ＡＬＳＣ）、 苏联 （以及华约盟国）、 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援助

下， 几佛独立党对武器装备进行扩充和升级， 种类繁多的小武器、 轻武器被用于

对抗殖民军队， 为武装斗争的胜利做足了弹药补给。
最后， 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 卡布拉尔认为与其他殖民地一样， 要改变几内

亚比绍相对不发达的文化和社会状况需要建立一个以教育为基本任务的政党。 也

就是说， 在殖民主义的文化压迫下， 几佛独立党必须集中精力开展文化重建和复

兴， “不仅要在农村和城镇创造一种新生活， 更重要的是， 培养一批充分了解国

家、 非洲大陆和国际权利和责任的人”④。 １９６３—１９７２ 年， 卡布拉尔提出全民教

育计划， 目的是在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人民中培养反殖意识， “在没有暴力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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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改变落后习俗， 改善人民信仰和传统的消极方面……与所有不利于人民团结

的特殊主义 （分裂主义）， 所有部落主义、 种族或宗教歧视作斗争”①。 在卡布拉

尔看来， 几佛独立党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全能党； 相反， 作为人民文化的代表者

和捍卫者， 该党肩负着带领人民群众完成集体意识启蒙的历史任务。 卡布拉尔的

这一观点与安东尼奥·葛兰西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Ｇｒａｍｓｃｉ） 类似， 在葛兰西看来， 党是

“现代君主”， “集中了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集体意志的萌芽”。② 由此，
党必须在文化上觉醒， 将党内先进知识分子的见解传授给人民群众， 以发展一种

集体意志。 葛兰西指出， 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参与政治生活， 任何形式的人民

的、 民族的集体意志都不可能形成。 显然， 人民集体意志的产生仍然需要对人民

群众进行教育， 而在殖民主义的条件下， 用葛兰西的话来说， “党应该是而且也

不能不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宣扬者和组织者， 这就意味着为达到现代文明最高和

无所不包的形式的人民的、 民族的集体意志的往后发展， 奠立基础。”③ 正如葛

兰西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所坚持的那样， 一项历史行动只能由 “集体的人” 来完

成。 对于支持 “唯一能够保存、 建设和创造历史的社会部门” 的人民群众来

说，④ 党提供了全新的社会结构、 国家机器和文化教育模式， 在这一基础上， 许

多分散的、 异质的意志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被团结在一起， 产生了一种在殖民统治

下不存在的民族政治象征和民族政治语言， 这种新生的民族文化同时也确保了人

民争取独立、 自由和发展的权利。 几佛独立党的教育计划推动了殖民地社会的现

代化进程， 为民族独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文化基础。
正如葛兰西思想之于欧洲， 卡布拉尔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学， 在他

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有机统一。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

发展的理论家， 卡布拉尔独特贡献来自他对民族文化的独到见解。 他拒绝寻求简

单的政治独立， 其对经济独立、 政治统一和文化复兴等各个方面的关注， 为非洲

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 有力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具体实践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 “边缘国家” 的空白。

卡布拉尔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独特贡献

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非洲最深刻、 最具革命性的理论经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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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民族主义躁动时期的反殖民运动的独特尝试。 从本质上而言， 卡布拉尔的非

洲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一种非苏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其为非洲各国发展指明了不同

于苏联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 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为非洲政党建设提供了参考。 几佛独

立党关于国家建设、 革命运动发展的规划实际上是基于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国家

的建立。 这意味着其必须在尊重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多民族性质的基础上， 超越

种族身份， 而不是完全用民族身份取而代之。 在过去 ４０ 年的时间里， 这项任务

一直是非洲最困难、 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是许多非洲国家倒退和痛苦的根源。
革命斗争时期， 卡布拉尔始终强调几佛独立党的先锋性。 在 １９６９ 年对党内

同志发表的 ９ 次讲话中， 他选择将 “团结和斗争” 作为党的座右铭， 辩证地定

义了统一的概念， 要求同志们时刻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卡布拉尔坚持认

为： “无论人民内部现有的差异是什么……我们必须是一个整体， 才能实现既定

目标。”① 在与战斗人员的讨论中， 卡布拉尔敦促几佛独立党的干部， 要对人民

的愿望保持深刻了解。 在他看来， 只有团结人民的力量， 才能战胜殖民主义， 实

现民族独立。
任何一个阶级或团体企图垄断国家权力， 都会破坏国家政权的稳定。 卡布拉

尔指出， 在殖民统治时期， 由于非洲小资产阶级的发展速度通常比无产阶级队伍

的成长要快， 加之多数非洲国家缺乏积累资本的途径， 那些具有革命意识与爱国

精神的小资产阶级成为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主要领导力量。 这一阶级与农民和无产

阶级一起， 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以实现民族独立。 而在民族独立后， 由于长

期被殖民的历史及民族国家建构尚未成熟的现实， 许多政党都以部族这一非洲原

始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为执政基础来维持自身统治。 这导致其缺乏广泛的群众基

础， 基层组织力量薄弱， 对国家的管控水平低下， 是一个披着 “先锋党” 外衣

的 “大众党”。 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 他们会背叛民族解放的目标， 继续剥削人

民， 走上殖民主义的老路。 因此， 对卡布拉尔而言， 党的领导者的政治意识要比

其阶级出身、 其所进行的具体改革或国家经济结构的特征重要得多。 卡布拉尔认

为部族主义不是人民的发明， 相反它符合机会主义者的利益。 他们努力获得政治

职位， 并以此作为积累财富和剥削人民的工具。 卡布拉尔还认为， 这些机会主义

者是人民的敌人， “是我们土地上的敌人， 他们不希望我们的人民进步， 而只是

希望自己进步。”② 因此， 他时刻教育党的干部要不断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许多国家已经因为统治者害怕失去权力而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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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３０ 年的政治实践， 尽管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但不

可否认， 非洲政党和政党治理体系总体上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这是非洲领

导人在多党制框架下自主探索政治发展道路的成功。 对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而

言， 无论采用何种政党体制， 执政党都应该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身执政

基础， 将政党执政追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统一。 此外， 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

党， 有效的中央权威是实现政治绩效的关键。 非洲政党可以从卡布拉尔的政党建

设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汲取经验， 不断提升治国理政水平。
其次， 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为非洲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基于对

国家农业状况的深刻理解， 卡布拉尔知道， 大多数人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像其

他殖民地那样获得土地， 而是改变殖民政府的经济政策。 殖民政府坚持不以农业

作为几内亚比绍经济发展的重心， 而是通过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用以出口， 从中获

得巨大利润， 这是阻碍和限制非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对卡布拉尔来说， 帝国

主义没有履行其历史使命。 它没有发展生产力， 只是逐渐走向 “资产阶级的发展

和阶级斗争的加剧， 以及阶级分化的加剧”①。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非洲社会主义运动式微， 许多国家纷纷改旗易帜， 投

入资本主义的怀抱。 为了欺骗大众、 获取资本， 掌权的精英阶级提出了国有化之

类的伪计划， 这意味着私人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以及对公共资金的不合理占用。
在新自由主义的保护伞下， 非洲精英和资产阶级表现出强烈的寄生倾向， 成为殖

民主义的继承人， 他们为了商业利益仍在将非洲人民的劳动产品运往欧洲大都

市， 这种资本转移是以利润、 偿债或股东收益等为形式。 与此同时， 农民、 工人

的收入仍然和以前一样杯水车薪， 剥削农民、 工人阶级是非洲精英和资产阶级的

特点。 许多工人阶级用以维持生计的必需品被附以高额的税率， 以补充国家预算，
支持非洲精英和资产阶级奢靡的生活。 在新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国家， 种族之间的

差距正在扩大； 而在独立国家， 即使国家政权掌握在非洲人手中， 贫富之间的差

距也在不断扩大。 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 非洲精英和资产阶级显

然没有阻止非洲民族内部相互剥削， 因为其所提倡的 “种族团结” 并不排除种族

内部的剥削。 此外， 他们也并没有表现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倾向。
卡布拉尔曾不止一次地告诫非洲， 要获得发展， 必须实现经济独立， 必须摆

脱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控制。 当前，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然驻足于新自由主

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上。 不可否认， 新自由主义确实对非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

到了一些作用， 但无论是采用新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 非洲国

家发展的首要任务都在于大力发展生产力， 摆脱经济依附， 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发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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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水平。 作为非洲国家， 应利用好外来援助， 从实际出发制订符合本国发展实际

的经济计划， 努力完善经济结构， 改善各个地区、 各大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并积极引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以外部力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最后， 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泛非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结

合。 现代非洲大陆核心意识形态是泛非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作为一种在种族层面

上运作的意识形态， 泛非主义强调非洲社会、 历史和文化的个性， 追求非洲国家

的团结， 在政治上不主张以阶级区分人民， 反对将各种族群冲突、 地区发展的不

平衡处理为阶级矛盾。 因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泛非主义是非洲大陆最成功的

统一者。 发展至今， 许多黑人学者深感自豪， 认为泛非主义对黑人意识形态的丰

富与发展具有独特贡献。 但从时间上而言， 泛非主义几乎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诞生

的 “泛主义” 意识形态， 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或原创的东西。 虽然泛非主义指引

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但它并没有克服部族主义的弊病， 成为一种指导非洲社

会发展的理论纲领， 因而未能成为促进非洲发展的强而有力的意识形态。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后， 由于不同国家存在利益分歧， 泛非主义的领导者们未能进一步巩

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果实， 无法实现彼此之间的团结， 最终导致 “非洲合众

国” 计划的破产。
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告诉我们， ２０ 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反帝革命并不是简单

的一个阶级反抗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这个革命是依靠对不同类型的革命性力量动

员来完成的。 在 １９６６ 年发表的 《理论武器》 中， 卡布拉尔阐述了民族解放和社

会主义的不可分割性： “在我们目前的历史形势下———摧毁使用一切手段企图永

久统治我们的帝国主义， 以及巩固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社会主义———独立国家只有

两条可能的道路： 回归帝国主义统治 （新殖民主义、 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

义）， 或走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作为革命性的意识形态， 泛非主义和社会主义之

间的唯一区别在于泛非主义适合在殖民形势下， 通过团结不同的社会阶级， 从而

实现政治和民族革命； 而社会主义则更适合在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后进行社会和

经济革命。 卡布拉尔深知， 泛非主义最大的弊病在于忽视了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社

会经济问题。 因此， 在几内亚比绍民族解放进程中， 他引入了科学社会主义， 为

泛非主义注入新的活力， 以证明其有能力在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 卡布拉尔认

为在泛非主义的薄弱领域， 社会主义都颇具价值。 由此， 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从泛

非主义的结束———国家独立后开始， 这不是为了颠覆泛非主义所取得的革命性成

果， 而是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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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卡布拉尔延续了弗朗茨·法农 （Ｆｒａｎｔｚ Ｆａｎｏｎ） 的反殖民主义思想， 吸收了

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 “实践导向的文化哲学”。①

但他并没有拘泥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 而是立足于几

内亚比绍及整个非洲社会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具体实际， 形成了涵盖政治、 经济、
文化等全方位、 多层次的革命理论。 他鼓励人民认真对待自然与社会科学， 以理

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促进非洲大陆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卡布拉尔的非洲马克

思主义不是一种原始的、 粗糙的马克思主义； 相反， 他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

学的方法论应用于非洲革命实践， 是一种与非洲实际相适配的科学社会主义。 古

巴革命的卓越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 （Ｆｉｄｅｌ Ｃａｓｔｒｏ） 曾对卡布拉尔的一生做出评

价， 称其为 “非洲最清醒、 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②。 可以说， 卡布拉尔非洲马

克思主义思想富含真理， 特色鲜明， 不仅为那些受困于殖民压迫的穷苦人民提供

了追寻永恒正义的方向， 同时对于当今全球的反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 泛非主义

和非洲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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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宋志明： 《文化与革命何以交会？ ———卡布拉尔论非洲文化》， 《外国文学研究》 ２０２１ 年
第 ６ 期， 第 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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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ａｔｅｒ，１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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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ｔｈｏｒｓ：Ｚｈ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ｆｕ，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Ｊｉｎｈｕａ ３２１０００ ）； Ｚｈｏｕ Ｔｏｎｇ， Ｐｏｓｔ －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ｎｈｕａ ３２１０００）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ｎｇ Ｌａｎｊｕ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ｏ Ｊｉｎｇ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ｕｓｈｅｒ ｉｎ ａ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ｗｉｎ － ｗｉ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ｉｎ － ｄｅｐｔｈ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ｓｓｕｅｓ，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ｐａｒｔｌ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 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ａ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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